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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零时，北京发布暴雨黄
色预警：预计未来 6小时北京将有大
到暴雨；山区及部分浅山区发生地质

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须注意防范。

其时，北京北部、西部已出现明显降

水。过去一周，人们在闷热的空气中

度过。

时光回溯至一年前———2012 年
7 月 21 日，北京一场特大暴雨夺走
了 77人的生命，此番大雨再次“不请
自来”，勾起了人们悲情的记忆。

连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引发的

次生灾害已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都江堰市山体滑坡造成 43
人遇难，失踪和失去联系 118人。目
前，现场搜救仍未停止。阿坝州多点

山洪泥石流造成 16 人死亡、20 人失
踪、34人受伤。陕西、山西等地也出现
不同程度伤亡。

入汛以来，《中国企业报》记者对

去年暴雨过后曾采访过的京郊村庄再

度回访发现，北京防汛形势仍存隐忧。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

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

这里适用吗？

本报记者 闵云霄

窄管道与慢预警：
城市内涝治理再反思

本报记者 闵云霄

7月 8日，京城迎来一场暴雨。来自防汛部门的消息称，
这场暴雨造成积水路段共 16处，有 18条公交线路因道路积
水影响采取绕行、发区间车等措施。

下场暴雨就让一座城市排水系统窘态百出，让人不得不

对城市相关部门的管理能力打个问号。

管道的胸怀

去年水灾，有网友前往故宫准备拍摄水灾照片，但是发

现并无淹没迹象。而与此相反的是，基本同样的雨势，在西四

环五路桥、海淀一亩园路口、东宫门路口、石景山西井路口、

高井路口等下凹式立交桥及地势低洼路段出现了不同程度

积水，并造成部分路段交通受阻。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这是

诗意的表达，但某种程度说明了排水系统的重要性。

水利部防洪抗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水管理与减灾政

策研究室主任李娜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北京西三环的

莲花桥由于特殊的局部 V地形，南北方向的水全部汇集到立
交桥。下泄能力又有限，必然会积水。通过下凹式立交桥排到

管道里的水，下面是否有排水通畅的承泄河道，也会影响桥

区积水”。

李娜表示，目前北京各地排水能力不同，大部分区域的

排水管网的排水标准是一年一遇（降雨 30毫米路面没有积
水），重点区域是 3—5年一遇（降雨 60—70毫米路面没有积
水）。此次北京暴雨降雨量远超出排水管网的承受力，城市内

河排水标准为 20年一遇，外河更高，如永定河 200年一遇。
目前，北京市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全市 74个雨水泵站

将在三年内改造完毕，今后将具有每小时“消化”50毫米降水
量的能力。

但即便如此，一旦再碰上特大暴雨，排水泵站仍然不能

完全胜任。“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市整体系统的整体规

划。”北京排水集团总经理陈明说。

“一直以来对于洪涝灾害，北京市都很紧张，所以每次大

的洪涝灾害，政府都是投入很大、损失很大。这是在还历史旧

账”。中国政法大学应急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鸿潮有些无

奈。

在近年来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对于

防灾因素未加以充分考虑，历来都是“救灾重于防灾”。林鸿

潮认为，现在的城市防灾能力和防灾意识，在某些方面是倒

退的，有些城市新城区的防灾能力不如旧城区，旧城区不如

民国时期的老城区。对此，北京市增加了大量的投入用于改

善城市的防灾能力。“但问题是原来的底子打得不好，现在要

改善它代价很大、时间很长、见效不大，这笔旧账还起来遥遥

无期。当然，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很多其他的城市在建设的

过程中还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排水管网的建设一直都由城建部门负责，由其设计管

理，城市内河又由水利部门管辖，不同部门的衔接，考虑并不

全面，沟通不畅，资料信息不能及时共享。”李娜介绍说，例

如，排水管网收集到的水排到内河时，内河正在泄洪，河道也

是高水位，管网到河道的口门已被河道的高水位淹没，致使

管网的水排不出去，反而河水的压力迫使排水倒着回去，积

到路面上。

预警的失调

“运营商只是一个执行的角色，在整个决策流程中起不

到作用。”一位熟悉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内部人士透露，一般情

况下，北京市的公共应急短信的发布需要走几个程序，北京

市气象局报送主管相关事务的北京市副市长，副市长签字之

后，再送达运营商，之后，运营商才执行。

国家减灾委员专家高建国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气

象部门、运营商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内部协调之间没有建立完

善的应急灾备机制。同时他建议，气象预警可以改为按照一

级二级三级来简单区分就可，用颜色划分的信息传达方式，

大多受众并不太懂，气象的预测服务要与社会服务结合起

来。

“灾情现场是千变万化，很好地把握讯息的变化才能更

好地救援。”高建国举例说，四川一次火灾，已经被扑灭，在下

山的过程中，突然有大风反向吹来，火势迅速包围救援人员，

21人被烧死。他强调，救灾不是空喊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
做，而要对参与救援的人员讲活生生例子，才能提高救援水

平。

“北京市交管部门肯定是有预案的，问题是在这种自然

灾害面前，交通指挥系统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林鸿潮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为了避免伤亡，交管部门最有效的做法

就是断路，但这种措施在高速路上是可行的，对于市内交通

就很难实施，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其他的风险。

林鸿潮的观点是：利用短信和网络发布灾害预警信息，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确实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在技术上

也是完全可行的。问题在于，气象部门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

渠道或者协调能力，但政府的应急指挥机构是完全具有这种

协调能力的。因此，在灾害预警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气

象部门身上，而是政府的综合协调机制出了问题。

“7·21”暴雨这一年：
利益博弈考验政府治洪智慧

《中国企业报》记者沿着行洪区夹

括河走访，在新街村、娄子水村等河段

都看到，沿岸至少有上百家石材加工

企业聚集，沿河两岸都堆积着体积不

等的废料石块等，仍然有企业将碎石

丢进了河道里，挡住了水的去处。

多家石材加工厂的老板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这些企业最早的已

经开办 10多年，一年的收益大约在
四五十万元。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

些企业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就把石块

到处乱丢，“完全不顾他人的死活，只

顾自己的利益。”

历史上，房山的大青石就很有

名，房山全区还有储量 100 亿立方米
的大理石、石灰石、花岗岩等，“国宝”

汉白玉储量和质量全国第一，储量约

80万立方米。《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得知，石材曾经一度是房山的支柱产

业。

据房山区水务局水政监察科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采砂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兴起，最初集中在永定河

段，1998 年遭遇禁采后转向拒马河。
采砂主要集中在断流区，其中张坊镇

的断流长度达到了 5公里左右。
“一年比一年窄，如果每年都涨

水就不敢侵占（河道）了。”一位村民

如是说。

房山区常务副区长李江也认为，

地形复杂和上游泄洪等多种因素造

成山区丘陵地带山洪和泥石流爆发。

另外，房山还有总储量达 21 亿
吨的原煤，为“京西煤仓”之一。

这场意料之外的暴雨却凸显了

房山区意料之内的地质灾害隐情。北

京市地质研究所李长伟 2005年写就
的论文《北京市房山区地质灾害分布

特征及防治》曾介绍，由于地质结构

构造、地形地貌的特殊性和人类不适

当的经济活动等，在房山地区常引起

显著的地质灾害。

据国土部门统计，截止到 2011
年底，全市突发地质灾害高易发区面

积约为 1870平方公里。
具体到房山区，潜在危险涉及乡

镇是全市最多的，有 12 个；突发地质
灾害隐患点有 100 个，其中崩塌 48
个、泥石流 27个、地面塌陷 14个等。
受威胁户数涉及 1335户，4564人。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数据显示，

房山区因采矿造成的采空区约为 14
平方公里。采空区的百姓按理应该搬

迁，但因为没钱而只能放弃。

（本报记者郝帅、实习生刘军对

本文亦有贡献）

通过走访调查《中国企业报》记

者发现，在房山区十渡、北车营等重

灾区，尽管经过了一年的恢复，但现

状仍不乐观，一些企业主因无力重建

而开始转型甚至是放弃。

“这一带外来的企业少，一般都

是当地村民一户或者几户凑钱开办

企业，规模都不大。”北车营一位经营

砂石厂的荣姓企业主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我们这边靠山吃山，经营

砂石厂、砖厂等基础建材业的企业较

多。”

“去年泥石流把我们厂的原料、

设备以及厂房破坏得干干净净，什么

也没有留下。”上述荣姓企业主表示，

“我们是小本经营，这种程度的破坏

对我们来说承受不起，也没有能力重

建。所以我现在只能舍弃之前的砂石

厂，看看能不能干些别的。”

有知情者告诉记者，由于多数受

灾企业规模很小，在遭到天灾破坏后

也无力重建，甚至有很多当地企业主

为谋生计开始外出打工。

“今年的雨也不小，不知道有没

有去年‘7·21’那样的暴雨了。以前从
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7·21’好好
给我们上了一课，现在宁可不干也不

能再随便开厂了。”一位受损砖厂的

企业主向记者表示。

虽然损失巨大并且恢复艰难，但

“7·21”特大暴雨之后，上述地区的防
灾意识开始加强。

“相关部门已经组织人清理并加

固了排水道，并有专人在汛期巡查，

这样的做法让我们放心了不少。”一

位当地的企业主向记者表示。

房山区燕山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主任毕春鹏介绍，特大暴雨给燕山

地区企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各企业厂

房、库房、设备、原料、产成品等有不

同程度的损毁。目前，燕山地区 34家
受损企业共计损失金额 24868.2 万
元，其中工业企业受灾最为严重，地

区 27家受损的工业企业受损金额达
到 24532.7 万元，损失产值 16426.5

万元。

“7·21”特大暴雨，使房山区内一
些企业遭受了严重损失。房山区地税

局就此表示，受灾企业可享受的减免

税收优惠，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对遭受自然灾害的企业，企业

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

理的损失，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

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遭受

严重自然灾害地区的捐赠，捐赠额

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

得额 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
所得额中扣除。

作为北京“7·21”特大暴雨重灾
区之一，北京房山十渡景区遭遇了巨

大冲击，许多农家乐屋舍被洪水卷

走，损失惨重。建在水上的娱乐设施，

曾在去年的暴雨中阻碍行洪。灾后，

十渡镇政府下发文件，要求拒马河沿

河而建、影响行洪的旅游设施“一律

拆除”。

但是《中国企业报》记者回访发

现，十渡景区拆除行洪障碍工作未能

切实执行，防洪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让

位于景区修复，扶持旅游与拆除违建

令当地政府左右为难。

很多农庄的开发户认为，既然政

府让搞农家乐，就应该允许建房和开

设娱乐项目，“不让建房，客人来了坐

的地方都没有，怎么搞旅游？”

7 月 13 日，十渡景区一农家院
内，一排违建平房在河堤上重新整

修，包括一间餐厅和 20 余间客房的
建筑崭新漂亮。农家院老板张军（化

名）说，一场大雨，自己损失了 100
多万元，今年重建又花了 60 多万
元。

“暴雨之前，在河道边和河道里

建娱乐设施，少有政府部门阻拦，从

去年 8月之后，沿河滩建房搞旅游的
很多农家乐，都收到政府下发的拆除

通知。”张军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整个村里本就稀少的耕地几乎被开

发殆尽，旅游业成了唯一求生的门

路。”

去年的洪水只给张军留下房顶

上的几个太阳能热水器。屋里的冰

箱、板凳几乎全被冲走，剩下过水的

电视机，当废品卖了几十元。

十渡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说，十

渡地处山区，主要依靠旅游支撑，如

果把河滩上的建筑、游乐设施统统拆

除，老百姓就没饭吃了。

十渡镇官方资料显示，“7·21”特
大暴雨后，依赖旅游业生存发展的十

渡景区损失严重。目前，经过紧张重

建，19家 A 级景区已有 18 家恢复营
业，住宿业和民俗旅游村现在已恢复

正常接待能力。

去年，丰台河西地区的九子河出

现 3 处滑坡，小清河、蟒牛河都发生
了“水漫金山”的情况。时隔近一年，

在去年发生河水漫溢的地方，还有不

少拦路虎占据着河道。

据丰台区水务局局长刘权来介

绍，“7·21”特大暴雨对河西地区造成
重大影响，河道内阻水障碍物是造成

部分地区洪灾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去年 10月份开始，丰台区全面展
开河道清障，对 13条区管河道、21条
乡镇管河道进行排查，共排查出 607
处行洪障碍物，目前清除完成率近

97%，但仍有 20余处洪障物目前尚未
清除。

房山区地势东高西低，西北部的

山区占全区面积的 2/3，东南部为冲
积平原，境内大小河流 13条。穿过多
个村庄的夹括河，全长 17.3公里，洪
水咆哮着向下游奔去，在东南章村村

口，洪水退后形成一个大水坑。去年

在这里捞起了 6具尸体。

通往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风景区的一处路桥在“7·21”特大暴雨中被冲毁。灾害发生一年来，

如何在扶持产业与防止灾害之间找到平衡点考验着当地政府的智慧。 CNS供图

产业布局

行洪区未见根本转变
在新街村、娄子水村等河段，沿岸至少有上百家石材加工企业聚集，两岸堆积

着体积不等的废料石块等，仍然有企业将碎石丢进了河道里。

企业境遇

部分企业主外出打工
有知情者告诉记者，由于多数受灾企业规模很小，在遭到天灾破坏后也无

力重建，甚至有很多当地企业主为谋生计开始外出打工。

现场目击

违建仍然随处可见
7 月 13 日，十渡景区一农家院内，一排违建平房在河堤上重新整修，包

括一间餐厅和 20 余间客房的建筑崭新漂亮。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下水道是城

市的良心。这是诗意的表达，但某种程

度说明了排水系统的重要性。

在灾害预警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出在

气象部门身上，而是政府的综合协调机

制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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